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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的钊 故

李大钊（ ，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

人。 年东渡日本求学 年， 月回国参与新

文化运动。 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

青年》杂志编辑。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深入研究

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

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讲演和

文章，成为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年，支持和领导五四运动，先后发表《再论问题

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 年观》等重要文章。

月建立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的社

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

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年帮

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三大政 年策。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负国共两党在北

月，率中共代表团方的领导工作。同年 赴莫斯科参

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

区委工作 年。 月 日被捕， 日英勇就义。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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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东北部的渤海边上有个村子叫大黑坨 年

月 日，李大钊出生在这里。

大黑坨村东八里地是一片大海滩，每当植物生长的季节，

沿海滩边就长出绿绿葱葱的盐茜草，好像一条绿缎带围着碧

蓝的海水。远处大海中，渔帆点点，站在村北的旷野里瞭望，隐

隐约约可以看到耸入云际的碣石山。身居一隅而能看到海、山

两种胜景，对村民来讲不能不算一种得天独厚的福份。但是，

在那个苦难的年代，水灾，土匪，地痞流氓，苛捐杂税⋯⋯天灾

人祸搅得民不聊生。人们为了生存而在苦海中挣扎。在这美

丽但又充满苦难的土地上，李大钊成长起来了。故乡的美使他

对祖国、对人民刻骨铭心地热爱，苦难的现实又赋予了他改造

社会的使命感。

李大钊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后不到两年中相继去世，李大

钊是在祖父的辛苦抚养下长大成人。

祖父李如珍，早年开杂货铺，赚了一些钱后买了九十多亩

地。靠着这些地，全家勉强能维持一个小康生活。祖父非常重

视孙子的教育，李大钊三四岁时，祖父亲自教他识字，长到六

七岁，就被送入私塾。

祖父对李大钊管教很严，他常说：“小孩就像一棵茂盛的

小树 孩子们是，由他自己去长，一点儿也不管教，那哪儿行呢

从小看大，三岁知老。这时候要是不好好注意管教，以后就来

不及了。”

在教李大钊识字的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梳洗完，祖父就

严　　　　格　　　　的　　　家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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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擦得 亮的红漆小桌摆上炕，就像发出了一个信号：该学习

了。李大钊便连忙把书本、笔墨、砚台摆到小炕桌上，规规矩矩

地坐到桌前，开始学习。这时，不只李大钊，全家人都好像受了

传染，一个个屏声禁气的，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更别提打闹了。

这会儿，李大钊对祖父百依百顺，乖得像个小大人。可等学习

结束，刚一合上书本，两人就调了个，李大钊把祖父支使得团

团转，老爷子也不以为忤，乐得听孙子的命。他曾笑着对亲友

们说“：我们家里，一天有两怕：书本一翻开，孙子见了我就怕；

一闭上书本，就该是他拾掇我的时候了。”

有一天，逢到集日，祖父要去赶集。出门前，给李大钊留了

一些功课，说回来后要考他。如果没有把功课学会念熟，李大

钊就要受到处罚。祖父还叮嘱李大钊的表姑说：“你得好好地

照着他点儿，别让他老玩呀！”表姑满口应承，祖父放心地走

了 。

李大钊很快就把功课温习得滚瓜烂熟。他那爱玩的天性

上来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想到外面去跑着玩。可是表姑

在门口守着，怎么办呢？

想了一会儿，他笑着对表姑说“：表姑，你过来。”

表姑手里拿着鞋底，走到李大钊的小桌前。

李大钊说：“我要问你一个字。你看看，这个字到底念啥

呀？”

看着那字，表姑笑了，她说：“你要是问我这个鞋底子咋

纳，那件衣服咋缝，我都能说得上来。你要是问我这个字儿念

啥，它认得我，我可不认得它。”

李大钊也笑了，他说“：我爷爷不是叫你照着我点吗。连这

个字你都不认得，还咋照着我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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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机灵的小表侄，表姑又笑了。她想：连小猫小狗，在家

里待够了，也得到外面撒个欢 呢。要是成天把孩子圈在屋里

死读书，还不把他圈病了吗？

想到这儿，表姑问“：你爷爷给你 课都学会了留下的功

吗？”

李大钊信心十足地说“：都学会了。”

“你念给我听听。我虽然不识字，也会听呀，要是念得很

熟，我就放你到外面去。”

李大钊流利地念了一遍功课，表姑满意地说“：玩去吧！要

早点回来。要记住你爷爷嘱咐的话，不要到老母庙去看扔坑的

和赌钱的就中。”

李大钊满口答应着跑出屋门。玩儿到太阳偏西，祖父快回

来时，李大钊又回来坐到小桌前，专心致志地看书。

祖父回来后，认真地考问孙子的功课，李大钊对答如流，

祖父很满意。

李大钊以后，每逢祖父出门， 都先把功课温习好，然后放

下书本出去玩一阵，再回来复习一遍功课，他觉得这样学习效

果比较好。

后来他把自己的学习经验传授给孩子们，他常说“：孩子

们学习的时候，应当听老师的话，认真地学习。可是脑子用疲

倦了，就应当很好地玩一阵，不要一天到晚地坐在那里念死

书。要是长久这样下去，不但新功课学不进去，反倒会把学好

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他还说“：要玩就得玩个痛快；要学就

得学个踏实。”

祖父不只管教李大钊的学习，也管教他做人。他要把孙子

培养成一个知书明理的人。他生怕李大钊沾染上“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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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村子里赌风盛行。祖父对此深恶痛绝。他常指着那

些赌徒对家里人说：“那是一伙害群之马，老天爷给了他们一

双手，不用来干好事，黑夜白天耍钱闹鬼，染满两手铜臭。像这

样醉生梦死地混下去，那有啥意思呢

他更是常常教训对之期望至深的小孙子：赌博不是好人

干的。他绝对禁止孙子接近赌博，连凑到赌摊前看看热闹也不

允许。

李大钊上私塾后，每天都要经过赌摊。祖父很不放心，每

天一到放学的时候，就站在大门口，盯着孙子回来要走的路。

有一天中午，祖父把饭菜整整齐齐地摆在饭桌上，等李大

钊放学回来吃饭。

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祖父着急了。他拄着拐棍走到

大门口，向西边张望。

只见西边的赌摊前围着一群人在赌钱，旁边有一帮人在

看热闹，李大钊也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里。

祖父一句话也没有说，拄着拐棍转身进了家门。

过了一会儿，李大钊蹦蹦跳跳地回来了，一进门先叫人：

“爷爷！”

祖父的脸沉得像阴天，只说了一句“：吃饭去吧。”

等李大钊吃饱了饭，祖父把他叫到跟前，问：“你做啥来

着，回来这么晚？”

“没做啥，看扔坑（一种赌博活动）的来着！”

祖父问“：看扔坑的热闹不热闹？”

“热闹！”

祖父狠狠地瞪了孙子一眼，说“：是热闹呀，比在家里坐着

不动，光念书要热闹得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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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吓得没敢吭气。

过了一会儿，祖父生气地说“：我嘱咐你的话就白说了吗？

不让你往那伙人里凑，你偏往那里凑，现在你认罚不认罚？”

李大钊小声地说“：认罚。”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应该受

到处罚。

祖父说：“认罚就到房上给我翻麻去！东厢房门旮旯里有

一把大木杈子，拿了到房顶上翻麻去吧

家里房顶上厚厚密密地晒着一片麻，一个小孩子翻起来

很吃力。李大钊拿着木杈，顺着梯子爬上房顶，一杈一杈地翻

动着。

正值暑天，太阳灼烤着，李大钊的小细胳膊挥着木杈，又

热又累，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

表姑在房下面看着李大钊的可怜样，心疼得不得了。不等

麻翻到一半，就忍不住去向祖父求情说“：天太热了，看把孩子

累得汗从头上往下流，把孩子累伤了咋办呀？”

祖父的脸还板着，他得让小孙子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他

比谁都心疼孙子，孙子的那副惨样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早就

等着别人来求情了。
”

顺着表姑的话头，祖父说“：嗯，行了，让他下来吧

等李大钊从房上下来，表姑连忙给他擦了擦汗，祖父抚摸

着李大钊的小身子问“：热不热

“热！”

“累不累？”

“累！”

“去歇歇吧！以后可要好好念书，再不要挤到那伙人里去

看扔坑了！那些扔坑的都是流氓坏蛋，哪有好人干那个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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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干那个，东邻西舍都把大牙笑掉了。”

晚上，祖父又把村里赌徒的丢人事讲给孙子听，其中有许

多惹人笑的故事。

听着故事，李大钊脸上露出了笑容。孙子笑，祖父也笑，一

天的乌云也在笑声中散去了。

李大钊记牢了这次教训，从此，再也没有看过别人赌钱。

播 火 者 和 斗 士

李大钊不仅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也是中

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 月，李大钊发起小组成立之后， 年

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了这个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开始

走上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注重

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反对空谈，活动内容从主要进行一般民

主主义常识的宣传，改变为着重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有了更

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年的十月革命节，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

小报《劳动音》创刊了。这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周刊，出

版刊物的目的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

运动。《劳动音》出版后，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很快在长辛店

等地的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劳动音》非常注意马列主义理论与

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在第一期中就批判了一些知识分子从

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缺点。批评他们“只向智识阶级作‘学

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谈 并且明确指出，今后的劳动运动，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

的宣传；另一方面“更要积极从事于实际的运动 教育与组

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如此作去织 ，五年十年，二十年以

后，也许见着我们希望中的效果，若空谈，只是偷懒，只是自

杀。”

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仅这样宣

传，也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

年冬天，为了更好地宣传和组织工人，他们决定在

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 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

习学校正式开学了。

李大钊等人动员广大革命学生参加这项工作，还派了“常

驻教员”。

年轻的教员们抛开舒适的学习环境，来到长辛店，挤在一

间小屋里居住，连点灯用的油瓶都是从工人家里借来的。

每个人一个月发七元生活费，吃饭用去三元钱，他们用省

下的几元钱买来茶叶、糖果，招待工人们。

他们的举动感动了质朴的工人。工人把他们看作自己人，

积极地到补习学校来听教员讲课，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也来

日，长辛店工会成立。长辛店年找教员交谈。 月 工会

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是京汉铁路工会由北向南发展

的起点。

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郑州等地也先后办

起了工人补习学校。

李大钊也亲自到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

月的一天，学校教员对来学年 习的工人们说“：你
”们明天换换衣服洗洗脸，北京来的一个大员要和你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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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都很好奇，纷纷问这位大员叫什么名字。

教员说“：不要问名字，叫他李先生。”

有个工人与教员关系很好，知道当时从事革命活动是要

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教员要为来人的身分保密，就背着人悄悄

地向教员打听。教员说“：我告诉你，可别对别人讲，这个先生

叫李大钊。”

第二天，李大钊来到学校。他头戴黑礼帽，身穿夹长袍，一

同工人见面就亲切地说“：职工们都好啊！”

他勉励工人说“：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

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

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随即又在“工”字下面

添了个“人”字，说“：你们看，‘工’‘人’合在一起就是‘天’。你

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

这种讲法很新鲜，工人们听了都很兴奋。望着工人们激动

的脸，李大钊说“：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

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

李大钊的话使工人倍受鼓舞，他走后不久，郑州铁路工人

就组织了工人俱乐部。

与此同时，李大钊还领导了北京八所大学的索薪斗争。

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李大钊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前

正要吃饭，夫人抱怨说“：差不多快一年了，月月都欠薪，搞得

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每月大学里发的那点薪水，你又不如数

拿回家来，再这样下去，家里就开不起锅了！”

看看桌上摆的那盘臭咸鱼，和孩子们面前的那碗高粱米

粥。李大钊沉痛地说“：我们要是老有这样的饭菜吃，那太叫人

满足了。你还不知道呢，大学里的职员们，每月收入那点点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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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哪儿够一家老小充饥呀！现在军阀把持政权，净想争地盘，

哪里还顾得上教育经费！职员们现在恐怕连口稀粥也喝不上

了！”

听了李大钊的话，全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刚吃完饭，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李大钊起身去接电话。他

的脸格外严肃，只听他坚定地说：“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

了！明天七点钟以前我到学校里来。”

见李大钊放下电话，夫人才担心地问：“是不是明天就

去？”

李大钊毫不迟疑地说“：当然要去！我憋了一肚子的话，想

要跟那些家伙们讲讲道理。”

夫人说“：跟他们能讲出个什么道理呀？人家大权在握，想

咋摆布就咋摆布！我看还是不去妥当些。”

李大钊看了看妻子，他懂得妻子是在为自己担忧，但这是

原则问题，他绝不能表现出畏惧。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定

要去的。难道我们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下去吗？他们不讲道理，

我们只有反抗，把请愿变成示威！我 这些坏蛋，他们们要质

到底把办教育的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些狗豺们不肯出

面，我们的请愿书也已经写好了，那就用书面跟他们讲道理！”

第二天下午，李大钊的夫人告诉孩子们：“刚才北京大学

来了一位伯伯，他说今天你爹到新华门前请愿去了。靳云鹏居

然下令，叫卫兵用枪刺子 多代表受了戳散各校代表，听说有很

伤，不知你爹现在怎么样了。那位伯伯又到新华门前探听消息

去了。”

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跑到胡同口去张望，他们盼

望爹爹平安归来。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见爹爹的影踪，只好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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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地回到家里。

这时，家里又来了一位客人，正在向李大钊的夫人讲他亲

眼看到的情况。

只听他说“：守常（李大钊的字）看见卫兵行凶，挺身向卫

兵冲了上去，他的脑门被枪刺戳破了 我们雇了一辆人力车，
”

把他搀扶到车子上，送到顺治门里首善医院去了

夫人马上又问：“医生检查过了吗？现在他怎样了？”

来人说“：没什么，放心吧！医生说是由于过分激动，好好

休息两天就会好的！”

当晚，全家人惦念李大钊的安危，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一大早，全家人正准备去医院探视，李大钊头缠绷

带，走进家来。

全家人喜出望外，围上去问长问短。

李大钊气愤地说：“这些卖国军人们，他们哪里拿我们老

百姓当人看呀！好象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屠宰场，他们可以任意

宰割鱼肉我们。这些豺狼们，只知道啃我们的骨头，喝我们的

血，哪里还管什么教育不教育呢？可 群众的激愤用武力是是

压制不住的 制 就， 越快。”群众

详接着，他 细地 了请愿的经过。讲述

团共派了三员那天 十名代表，去新华门总

统府请 总统的徐世昌正在总统府召开国务会议，拒愿 当时任

。代表团就把事先写好的情愿书递进绝会见代表 总统府。据

请愿 得煞白说徐世昌看了 一言不发，就把请愿书

摔 总给了国务 理 　靳 凶极云 恶鹏 ，他鹏 把更是穷靳云 请愿书摔

到地上，恶狠狠地叫道“：这还行？卫兵们，打！”

于是，早已持枪荷弹的士兵们就把刀枪对准了手无寸铁

，八名教职

书后，脸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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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愿团。

请愿团的代表们立刻受了伤，有一位先生左眼角被打伤，

鲜血淋漓，伤势很重。见到这种惨状，李大钊忍不住挺身而出，

向在场的群众揭露反动政府的卑劣行径。本来他已受了伤，加

上心情太激愤，讲着讲着，眼前一黑，他就摔倒在总统府门前

的影壁下，不省人事了。其他代表一看情况不好，急忙把李大

钊送到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有人拍打着门环敲门，两位先生急匆匆地走

进李大钊的家。

他们见到李大钊才如释重负地说：“好极了，原来你已经

回来了！我们一大早就雇了一辆汽车到医院接你，没想到扑了

一个空。”

其中一位先生劝李大钊“：守常，听说外面风声很紧，卖国

政府正要逮捕这次请愿的首脑呢！我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替

你找下了一间病房，赶快随我们到那里避避风头吧！走，我们

送你去！”

李大钊听后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他们欠下

我们的钱不还，反倒要打我们，他们有什么道理呀？要是卖国

政府果真传我，我倒有讲理的好机会了，可以当面和他们说说

理。让他们来抓好了，看我痛痛快快骂他们一顿。”

无论来人怎样劝说，李大钊坚决不肯走。随后，李大钊夹

起他的黑色大皮包，又到女高师上课去了。

这次请愿，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李大钊亲自参加

了这场斗争，毫不畏惧地领导群众同反动的军阀政府进行斗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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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赴　　苏 联

年底，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 孙中山完成了改

组国民党的准备工 月作。 日在年 广州召开了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身为共产党员，被孙中山亲自

指派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由于李大钊具有广博的学识，透

彻的见地和坦诚的态度，孙中山对他极为倚重。会后，回到北

京，李大钊担负起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

李大钊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更紧张了。他女儿回忆说：

“父亲这次回来，好象有了什么新的任务。一回到北京，他就把

全副精力投入工作，忙得废寝忘餐。有很多青年男女，天天来

找他。他们在我家外院的书房里，常常是一直谈到深夜一两点

钟才散去。”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的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正在这时（ 月），张国焘被军阀政府逮捕了。年 他

向敌人出卖了李大钊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军阀政府内务

部以“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胆玩不法”的“罪名”，下

令通缉李大钊。

李大钊不得不回到昌黎五峰山避难。

当时，还不到盛夏，来五峰山避暑游览的人很少，李大钊

每天在祠堂里看书、写文章。

一天黄昏，李大钊正站在屋前眺望远山。忽然见到远处有

两个人影向这里走来。李大钊机警地躲到树后观察动静。

两人越走越近，李大钊看清走在前面的是外甥，走在后面

的是一位同志。他才从树后迎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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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让儿子和外甥出去放哨，说“：要是有人到这边来，

你们就打个暗号

孩子们出去后，李大钊对这个同志说“：你打扮成这种样

我予 差一点认不出来呢 我走后北京的情况怎样？你一定

先到我家去了吧

这位同志向李大钊汇报了北京的工作情况，又说“：这地

方真僻静，要是自己来，我还找不到呢

李大钊笑笑说“：要是敌人到这里来抓人，只要我们往后

面的松林里一转，管叫他们又得扑个空

这位同志向李大钊传达了党中央的紧急通知“：派李大钊

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

接着他又掏出一封信，笑着说“：这是大嫂托我给你带来

的一封信。好啦，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今晚还要乘车回北京

呢

送走客人，李大钊拆开了妻子的来信，才知道他离家的当

天晚上，敌人就到家里来捕人，扑了个空，扫兴而回。第二天，

全家回到乐亭老家，敌人又追到乐亭，仍然扑了个空。

妻子很为李大钊担忧，李大钊很理解妻子，于是他给妻子

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李大钊告诉妻子，今后他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

家庭了，鼓励妻子坚强起来，不要为生活而焦急，应当振作精

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这封信最后写道“：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

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

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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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大钊把信交给儿子，告别了家乡，

回到北京，准备去苏联。

在北京，李大钊与同行的其他代表会面，商量出国的办

法。同去的还有五位代表：工人领袖、中央委员王荷波，工人代

表姚作民，妇女代表刘清扬，青年代表彭泽湘、卜士奇。罗章龙

也是代表之一，但他是后去的。

为安全出境，李大钊派两位青年代表先出发，去哈尔滨与

党的秘密机关接洽，做出国的准备工作。

当晚，李大钊同另外三位代表坐硬座客车出发。

四个人坐在同一车厢中，却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谁也不

理谁，免得一个发生意外后会株连其他人。

刘清扬的身上藏着代表们的出国证件，她心里非常紧张。

前几天，她从上海到天津给母亲过生日时，邓颖超（周恩来的

夫人）帮她做出国的准备。邓颖超借给她一件紫红色的毛衣，

并把证件缝在毛衣下摆的一个角上，一旦证件被敌人发现，代

表们就无法出国了。

所幸，一路都很顺利，他们平安地到达了哈尔滨。

四位代表住进了一个苏联人开办的小旅馆，李大钊带一

位青年代表去投奔在哈尔滨经商的本族哥哥李景瑞。

这次出国，不可能取得军阀政府的同意，所以，他们不能

办护照，必须绕过军阀张作霖部队在边境上的检查。

李景瑞想方设法为他们雇了三辆马车，而且帮他们换了

一些卢布，还准备了一些路上要用的必需品。

准备停当后，六位代表都集中住到小旅馆里，以便第二天

一同启程。

店主虽是苏联人，却能讲一口熟练的中国话。李大钊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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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又向店主人了解出国要注意的事情。

店主说：“你们六位同志，起码需要坐三辆马车。每辆车

连车夫算在里面不能超过三个人。而且每辆车还一定得用四

匹马拉。”

刘清扬惊讶地问：“怎么需要这么多的马来拉呢

店主回答“：你们闯出国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得快；马

多车轻，才能够跑得快啊！还一定要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呢。

你们的马车可雇妥了吗

李大钊说：“一切我都托一位亲戚办好啦。我们六个人就

是准备了三辆马车，每辆套四匹好马。明天天亮以前我们就动

身。”

店主又说：“车夫必须熟悉这一带的情况。国界那没有一

点隐蔽的地方，山头上的碉堡，不分昼夜有卫兵在放哨。要是

他们发现有人偷渡国境，准要开枪射击的。可是内行的车夫选

择的道路，卫兵是绝对瞄不准、打不中的。有时候，士兵一发现

有人偷渡国境，也会派马队追赶下去，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

候很少。他们对待自己的职务也绝不是那样认真、那样忠心负

黑夜里天气 但是你们责的 那么冷，他们能不声张就不声张

也不能疏忽大意。闯越国境的马车一定要轻便，能一口气闯过

山坡才好！”

临睡觉时，店主人还叮嘱他们“：你们好好休息吧！明天过

国境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精神上对任何不利情况都得做准

备。”

第二天拂晓，天还没亮，三辆马车停在小旅馆门前。

李大钊和刘清扬坐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四匹又肥又壮

的高头大马套在车前。人还未坐稳，车夫就扬鞭催马，飞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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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了。

赶了约两个小时的路，天蒙蒙亮时，正好来到国境线上。

马车在两个碉堡中间的一条路上飞奔。路上不见一棵树

木，到处光秃秃的。只见碉堡上不时有人影晃来晃去。万一被

碉堡上的人发现，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车夫一鞭又一鞭地抽打着正在奔跑的马。一片黎明的寂

静中，马蹄敲打在石头上的声音格外清脆，格外响。

这声音，终于惊动了碉堡上的守兵。从碉堡上传来了一阵

枪声。

赶路人的心情非常紧张，车夫的鞭子又快又响，车上的人

都捏着一把汗。直到碉堡被远远地甩在身后，车夫才长长地舒

出了一口气，手中的鞭子不再扬起，马儿也放慢了脚步，迈着

均匀的步伐小跑着。

李大钊他们知道险关已过，互相对视着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时，旭日升起，照耀着大地。远处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

在一片原野的尽头，现出了一座小小的房屋，那是一个小车站

是苏联的车站。

站长夫妇非常热情，夫人做饭做菜，站长忙前忙后地为李

大钊等人安排住处。这天晚上，客人们就都住在主人的卧室

里。

从满洲里到莫斯科，他们整整走了十二天。抵达莫斯科

后，刘清扬从毛衣下摆中取出白绫绸做的代表证明，上面用鲜

红的字写明六位代表的姓名。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 日至大会，于 月年 月

日举行。这次会议有来自全世界五十多个民族的共产党代表

参加，是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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